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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的本草学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传统药学体系之一. 经著录的本草古籍达1000余种, 存世者达400多种.

历代本草学家都非常重视文献考证, 尤其是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引入, 使本草文献考证日益成熟. 但是仅仅依据文

献考证所得结论存在争议, 期待古代实物的印证. 中医药学注重传承与创新并重, 推崇“传承不泥古, 创新不离

宗”. 本草学研究也需与时俱进, 应积极吸纳考古学成果, 甚至应主动积极参与考古, 推动本草考古的发展. 考古

学的天然局限性也要求必须与文献资料相结合. 本草文献考证与本草考古, 分别是对本草学的间接史料与直接史

料开展研究, 两者交叉互补, 可谓本草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 本草考古与本草文献考证的研究将相得益彰, 共同

推动本草学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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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本草学, 即古代的药物学, 是世界上保持

最为完整的传统药学体系之一 . “本草”一词, 始见

《汉书》: “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 七十

余人皆归家.” 唐颜师古注: “本草待诏, 谓以方药、本

草而待诏者, 盖官名也.”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

最早的本草著作. 明代《五杂俎》解释: “神农尝百草

以治病, 故书亦谓之本草.” 古代的本草有两个含义, 

一是指药物, 如《蜀本草》: “按药有玉石、草木、虫

兽 , 而直云本草者 , 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 另一是

泛指历代药物学著作.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 本草学

已经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 . 1981年台湾学者那琦博

士[1]、1988年大陆学者黄胜白和陈重明[2]分别编著《本

草学》. 本草学研究可以辨章学术、辨明真伪、正本

清源、澄清中药品种混乱, 为药材的生产、加工与炮

制提供历史依据 , 为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药学铺路

架桥, 从古代本草中挖掘更多的良药[3]. 《本草学概

论》[4]和《本草典籍选读》[5]已纳入中医药行业高等

教育“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教材, 成为中医药高等

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本草学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 , 主

要集中于本草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和本草品种考证两

大方面[6]. 这些方面的成就主要依赖于对历代文献的

整理. 随着考古发掘, 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出土文物

对医学史、药学史、本草学等研究的重要性[7~9]. 本

文梳理了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方法及其局限性, 认

为本草考古是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 , 本草文献考证

与本草考古分别是本草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  

1  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 

1.1  古代文献考证 

历代本草学家都非常重视文献考证. 唐《新修本

草》序: “谬粱米之黄、白, 混荆子之牡、蔓; 异繁蒌

于鸡肠, 合由跋于鸢尾. ……更相祖述, 罕能厘正.” 



 
 
 

 

  1165 

评 述 

如在牡荆实项下, 运用文献考证, 《新修本草》对《本

草经集注》中的错误进行考证和纠正: “按《汉书·郊

祀志》以牡荆茎为幡竿, 此则明蔓不堪为竿. 今所在

皆有, 此荆既非《本经》所载. 按今生处, 乃是蔓荆,

将以附此条后, 陶为误矣. ……今人相承, 多以牡荆

为蔓荆, 此极误也.”[10] 

唐《本草拾遗》由序例、拾遗和解纷三部分组成, 

其中解纷即通过考证讨论品种混乱以及辨别前代本

草舛误. 如《本草拾遗》对前代本草中菌桂、牡桂、

桂心三个品种进行了考订: “菌桂、牡桂、桂心, 已上

三色并同是一物 . ……土人所采厚者必嫩 , 薄者必

老 .以老薄者为一色 , 以厚嫩者为一色 . 嫩既辛香 , 

兼又筒卷. 老必味淡, 自然板薄. 板薄者, 即牡桂也, 

以老大而名焉. 筒卷者, 即菌桂也, 以嫩而易卷. 古

方有筒桂, 字似菌字, 后人误书之, 习而成俗.”[10] 

《本草纲目》是明代以前本草文献之集大成者. 

李时珍十分注重实地调查与文献分析 , 对很多品种

进行品种鉴别与考证, 很多成果见于“释名”、“集解”

项. 谢宗万先生详细的论述了《本草纲目》中“释名”、

“集解 ”项与中药品种考证最为密切 , 内容十分丰

富[11,12]. 清代《本草纲目拾遗》补《本草纲目》之未

备, 在篇首专列“正误”三十四条, 对《本草纲目》的

品种进行考订.  

历代医药学家非常重视本草品种的名实问题及

品种变迁, 古代学者也运用文献考证厘清品种混乱, 

如沈括《梦溪笔谈》纠正了“一木五香”、天麻与赤箭

等品种名实[13]. 此外, 《齐民要术》[14]、《农政全书》[15]

等农学文献也为中药品种考证提供了很多文献依据. 

古代本草文献考证有两大特点: (1) 方法上主要采用

文献学、文字学为主, 对当代实物观察为辅, 如《新

修本草》《本草图经》将文献考证与政府推行的中药

资源调查相结合, 《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则

将文献考证与作者亲自实地考查相结合 , 澄清了很

多品种的名实混乱 ; (2) 在古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 , 

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 但在考证过程中依然有些古

代品种仅仅凭据文献考证难以澄清.  

1.2  现代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 

科学考证的意义在于: 确定本草药材的基原, 反

映用药的历史事实 , 正确地继承古人药物生产和临

床用药[16].  

19世纪中叶 , 现代植物分类学被引入本草文献

考证研究. 钟观光、赵燏黄、黄胜白和谢宗万等本草

学先辈引入现代分类学方法 , 将药物基原品种精确

到具体的种名 , 为开拓近现代本草文献考证领域作

出了卓越贡献. 20世纪初赵燏黄先生[17]著《中国新本

草图志》, 在每味药物下列“考据”项, 结合实地调查

对历代本草的记载及附图进行考证. 1934年, 赵燏黄

先生合编了《现代本草生药学》[18], 提出“本草生药

学”一词. 1956年赵燏黄等人[19]提出“本草学的研究”

术语, 即通过分析、对比历代本草文献中记载的内容, 

对药物的名称、产地、性状、气味以及药性进行考证, 

以厘清药物的正品、伪品等用药史实. 本草的文献考

证已经呈现为一个清晰的学术领域 . 1958年 , 谢宗

万[20]使用“本草学的考证”术语. 1963年, 谢宗万[21]首

次提出“本草考证”, 即指基于历代本草文献并结合

植物分类学知识而进行的药物基原品种研究 , 并后

为本草学者广泛采纳[22]. 《中药材品种论述》提出了

本草考证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 并通过很多品

种的实践 , 使本草考证臻于成熟 [23,24]. 国家 “七

五”“八五”攻关项目“常用中药品种整理与质量研究”, 

将“本草考证”独立为一项 . 1999年出版的《中华本

草》, 在每项药材的项下设立“品种考证”项, 旨在论

述古今用药的演变, 考订药物品种, 以正本清源.  

经过发展 , 本草考证已经不限于中药的品种研

究, 扩展到药材的药用部位、历史资源分布、炮制加

工、民族药等[25~28]. “本草考证”已经发展为“是以本草

典籍为依据, 追溯中药历代本来面目, 包括品种的历

时变迁、原动植物的形态、分布区域、生境、栽培技

术、药材性状、炮制、药性、功效等等, 以帮助我们

对现今使用中药的品质作出客观的评价”[29].  

2  本草文献考证的研究方法及其局限性 

谢宗万先生 [23]在《中药材品种本草考证的思路

与方法》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本草考证的思路与方

法: (1) 实地调查, 摸清情况, 包括植物形态、药材特

征、产地分布、生态习性、采收季节、形成与加工、

古代实物的依据等多方面信息; (2) 钻研文献, 认真

分析, 包括原文、旁证材料、时代背景、药图版本、

方志、语言文字等多方面文献; (3) 普遍联系, 重点突

破; (4) 说理充分, 结论公允; (5) 掌握标准, 确定正

品. 在这些方法中, 文献研究是基础. 同时, 谢老认

为要做本草考证一定得有丰富的野外知识 , 如果没

有传统的野外药物调查知识 , 光靠古籍考证是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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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23].  

从本草考证的研究方法而言, “本草考证”即“本

草文献考证”. 即依托本草文献, 运用现代知识对药

物学某一内容进行的考证 [30]. 本草文献考证具有以

下特征 : 目的是继承用药历史经验 ; 核心是澄清药

物基原; 基础是历代文献典籍, 尤其是本草典籍; 主

要方法是植物、动物、矿物的分类学和鉴定学.  

必须看到 , 一方面 , 随着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 , 

很多常见药物的混淆品种已经基本上澄清; 另一方

面, 由于过重的依赖古代本草文献, 一些仅凭文献考

证的结论存在争议.  

以人参基原的考证为例 . 人参被称为“百草之

王”, 但是关于古代道地药材“上党人参”的基原, 迄

今依然没有定论. 谢观、曹炳章、张锡纯、高晓山等

均认为“上党人参”为桔梗科党参 , 日本学者刈米达

夫、石户谷勉, 中国学者黄胜白、李向高、胡世林、

谢宗万、王筠默等认为古代人参为五加科植物人参. 

两种观点各执一端, 讨论了百年之久[31~35].  

本草文献考证期待新的材料或新的发现 , 尤其

是期待古代实物的印证研究, 以推动学术创新. 要复

原古代人参基原的真面目 , 不仅需要对史学资料的

研究, 更需要地下考古材料. 日本正仓院中还保留了

唐朝药物人参 , 据日本学者研究为五加科植物竹节

参Panax japonicus[36,37], 但是据《图说正仓院药物》[37]

书中第89页上图中有3枚为主根, 与根状茎的竹节参

明显不同, 并且主根上有密集的铁线纹, 据此我们判

断正仓院人参样品中也有五加科植物人参Panax 

ginseng. 无论是竹节参, 还是人参, 日本正仓院中保

存的唐朝药物人参无疑为五加科人参属Panax植物 . 

这为确定唐代人参的基原提供了考古依据.  

3  本草文献考证的新发展——本草考古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

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 . 自20

世纪初以来,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引入, 我国相继出土

了丰富多彩的医药相关的重要遗迹和文物 . 为深入

研究古代药物发展的源流, 重建本草学的历史, 有必

要从考古遗存中, 鉴别、分离出药物及相关实物或内

容 . 本草考古作为本草学与考古学的新交叉领域应

运而生.  

本草考古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具备本草

学和考古学两个特征, 是两者交叉领域. 本草考古是

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 , 在本草文献考证的研究方法

上, 进一步借助出土的文物为依据, 修正和补充历史

文献的错漏、局限和缺佚.   

从时间范围来看 , 本草文献考证主要依据本草

典籍, 因此其时间上限为有文字记载. 现存最早的本

草典籍为《神农本草经》. 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限

于一定时间以前的古代, 包括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

载的时代)、原史时代(文字刚出现的时代)和历史时期

人类的文化遗存 [38]. 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在各国

不尽相同 , 中国长期以来以明朝灭亡 (1644年 )为下

限. 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 已有学者提出考古学下限

随着时代和考古学研究本身的不断深入而向下延伸, 

中国考古学在实践中已经延至清代甚至更晚[39].  

4  本草文献考证与本草考古是本草学研究

的二重证据法 

1925年,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提

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研究中国古史, 为最纠

纷之问题. 上古之事, 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 史实之

中, 固不免有所缘饰, 与传说无异. 而传说之中, 亦

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 二者不易区别, 此世界各国之

所同也. ……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

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 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

上之材料, 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 即百家

不雅驯之言, 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 

惟在今日始得为之”[40]. 这一著名观点的影响非常深

远持久. 1925年, 中国的现代考古才刚刚发轫, 虽然

中国人首次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发掘在1926年  

表 1  文献考证与本草考古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and bencao archaeology 

 文献考证 本草考古 

研究对象 本草文献研究为主, 结合当代实地调查 出土药物或药物相关遗存(实物资料) 

目的 继承用药历史经验 复原本草文化历史, 重建相关人群的医药生活方式, 复原本草文化发展进程

时间范围 有文字记载至今 史前至清代, 或可至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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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开始, 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在1928年才开始. 但是从

王国维广阔的学术视野而论 , 其提到的“地下之材

料”不应局限于甲骨文和金文, 而应泛指种种考古遗

存 . 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对古史研

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关系的表述 [41]. 因此 , 学者们

认为“二重证据法”即将传世的文献资料与地下出土

的考古资料相结合以研究历史问题的方法[42]. 

4.1  本草文献考证——间接史料研究 

中国的本草文献非常丰富 , 经著录的本草古籍

达1000余种 , 存世者达400多种 . 除本草文献外 , 还

有医书方书类(如《千金方》《太平圣惠方》)、文字

类文献(如《尔雅》《说文解字》)、农书类(如《齐民

要术》《农政全书》)、谱录类(如《群芳谱》《花镜》)、

文学笔记类(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等)、史志

类(如《二十四史》《安徽通志稿》)、道教类(如《道

藏》《周易参同契》等 )等文献都有一定的药物资

料[13~15]. 如明代《本草纲目》所引古代医家书目276

家、经史百家书目440家、方志类文献35种.  

《诗经》《山海经》以及唐诗宋词及元曲, 甚至

《西游记》《红楼梦》中都有一定的古代药物资料. 这

些诗歌、小说和传说能否算作史料, 是否有价值? 争

论由来已久. 如屈原《天问》、班固《两都赋》以及

杜甫诗等, 在其杰出的文学艺术成就之外, 作品亦叙

述了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 , 描写其所目睹之社会情

状, 这为了解当时社会世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 因为任何小说家所叙述的事

情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环境 , 从而写出当时的社会

背景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 正因为如此, 《人间喜剧》

被恩格斯提升到编年史的地位 . 我国学者梁启超也

提出史料是“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 有证据

传留至今日者也”. 20世纪初, 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

史料学”这一著名论断, 把史料学上升到现代科学的

高度.  

现代著名史学家金毓黻先生主张对听闻史料也

要实地考察: “语云耳闻不如目睹, 若闻人言而遽信

之, 鲜有不绐者矣”. 因此, 对于诗歌、传说、小说等

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等, 要运用所有可能的

条件做实地调研, 以还原历史真相. 《金瓶梅》六十

二回中有三七的记载: “不一时, 西门庆陪花大舅进

来看问, 见李瓶儿睡在炕上不言语. ……问西门庆说

道: ‘俺过世公公老爷, 在广南镇守, 带的那三七药曾

吃来不曾? 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 用酒调五分末儿, 

吃下去即止, 大姐她手里收下此药, 何不服之? ’”说

明《金瓶梅》也有史料价值, 可以推断出在《金瓶梅》

成书年代民间已经应用三七治疗妇科崩漏等证.  

另外, 《本草纲目》记载北艾产河南汤阴“复道”. 

而汤阴仅有“伏道”, 是否《本草纲目》中“复道”即为

“伏道”? 作者到河南汤阴实地调查和查阅方志 , 发

现应是“伏道”字, 而非“复道”[45]. 因为当年扁鹊在汤

阴被刺客刺死后, 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扁鹊, 修建了

扁鹊庙, 并且把这个地名取为“伏道”, 并植艾叶. 因

此 , 对史料的记载结合实地调查 , 可以纠正李时珍

《本草纲目》中“复道”地点记载错误.  

对本草而言 , 间接史料种类非常丰富 , 有甲骨

文、秦汉医简、帛书、汉画、石刻、卷子医书等. 此

外, 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绘有“道地药材”药铺, 是

迄今首次见到“道地药材”一词 . 仇英的《清明上河

图》上有贩卖香料的商铺 . 主干道显眼的位置高悬

“刘氏上色沉檀拣香铺”招牌. 《芙蓉锦鸡图》中木芙

蓉可鉴定基原, 即今锦葵科植物. 这些都是可供本草

学研究的宝贵史料.  

4.2  本草考古——直接史料研究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引入和数以万计的遗址被发

掘, 全国各地均有文物出土, 上自旧石器时代, 下至

明清, 其中出土了很多医药遗存, 给医学史、本草学

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宝贵的考古资源 [46]. 如1975年湖

北云梦秦墓中出土的“云梦秦简”中法医检验案例的

记载较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法医著作《法冤录》(刊行

于1247年)更早. 这些出土的实物资料不仅反映了我

国古代医药的成就, 也填补一些领域的空白, 订正古

医书错误 , 弥补不足 , 与医学文献相互补充与印

证 [46~49]. 但是考古资料在本草学中研究尚处零散状

态, 有广阔的空间, 有待系统深入研究.  

5  本草考古与本草文献考证作为本草学二

重证据的必然性 

考古学的天然局限性要求必须与文献资料相结

合 [50], 促进了本草考古与本草文献考证紧密结合 . 

出土的地下实物是真实的、直接的、原始的史料和物

证. 另一方面, 实物资料是静态的, 仅凭本身形式所

直接表达的信息并不多 , 相对人类社会具有不完整

性 , 因此对实物的解释有赖于认识者的知识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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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要深入了解实物所蕴藏的更多信息, 还必须借

助间接史料证据, 以期相互印证. 以前在汉墓中常见

到零散的玉片或石片, 不知何用, 直至在西汉中山靖

王刘胜墓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尸衣, 与文献印证, 才

知是文献所载的“金缕玉衣”[51]. 又如, 我国东晋以前

的子、医、史三类文献, 均说明从战国时代已经形成

导引的传说 , 但是传世文献中没有留下一部东晋以

前的有关导引术的作品. 幸运的是, 1973年长沙马王

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导引图》, 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

山247号汉墓又出土了导引专著《引书》. 考古发现

与传世文献对导引术的记载作了印证 [42]. 中国的考

古学实践证明了“二重证据法”应用的必然性 [50]. 所

有传世文献不一定都有机会得到考古工作的印证和

检验 [41]. 但是 , 无疑本草考古的研究将大大促进本

草文献考证的发展.  

6  结语 

一个学科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 如果固步自封、

抱残守缺, 将会被历史所淘汰. 中医药学是一门传统

的学科 , 自古以来非常注重传承与创新并重 , 推崇

“传承不泥古, 创新不离宗”.  

本草学拥有悠久的历史, 文献资料汗牛充栋, 拥

有非常丰富的间接史料 . 尤其是本草文献考证经过

历代本草学家的发展, 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另一方面 , 本草文献考证因为过分依赖文献资料的

发掘, 已面临学科发展的瓶颈, 急需期待新的材料或

新的发现, 尤其是期待古代实物的印证, 以推动本草

学研究的传承与创新.  

史学“二重证据法”提出已近百年 , 为本草文献

考证与本草考古的结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考

古学已经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 , 并在诸多领域与本

草学息息相关, 如农业考古与药食两用品种的起源, 

矿业考古与矿物药考古, 孢粉分析、动植物考古与古

代中药资源生态的重建 , 水下考古与药材海上贸易

考古等. 本草学家应该积极吸纳考古成果, 甚至要主

动积极参与考古 , 借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推动本草

考古的发展. 考古学者也应该以开放的眼光, 以包容

的心态, 接纳本草学科的融入, 利用丰富的本草文献

考证成果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 本草文献考证主

要对本草学的间接史料进行研究 , 本草考古主要对

考古学的直接史料进行研究, 两者相辅相成, 可谓是

本草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 建立本草考古这一新

的学术领域 , 将为充分研究本草学的直接史料提供

理论基础、方法和技术支持.  

我们正迎来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 本草考

古的发展, 将复原中医药文化历史和中医药文化发展

进程, 与本草文献考证研究相得益彰, 迎来一个丰富

多彩的新领域, 更好地促进本草学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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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本草学研究的二重证据——从本草文献考证到本草考古” 

Dual evidence for herbalism studies: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and Bencao archaeology 
Luqi Huang 
State Key Laboratory Breeding Base of Dao-di Herbs,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E-mail: huangluqi01@126.com 

Chinese Materia Medica is one of the most complete traditional pharmaceutical systems in the world, and in recent years, 
herbalism studies have successfully focused on collating and studying the herbal literature and textual research. These 
studies have mainly relied on the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More than 1000 types of ancient herbal books 
have been recorded, and over 400 of these are still accessible. Textual studies have been receiving increased attention 
from herbalists recently compared to that during the past generations, especially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modern plant 
taxonomy, which had made textual research increasing easier. Through extensive literature studies, medical practitioners 
have been able to better identify medicinal plants and evaluate their properties. Scientific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can de-
termine the origin and compositions of herbal medicines,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and unveil ancient drug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which will provide a referential basis to the sci-
entific and medical community. However, conclusions derived solely based on reviewing ancient literature are sometimes 
controversial.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obtain evidence to support these conclusions. Detailed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of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ould include medicinal proper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lants or drugs, their sources and 
distribution, cultivation techniques, processing methods, resistance, efficacy, and use in ethnic medicine, which can facil-
itat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vides equal 
importance to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thereby not considering inheritance to be imitation but innovation. Modern ar-
chaeology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iscovery of a variety of important medicine-related sites and relics. Many scholars have 
com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such cultural relics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pharmacology, and herbalism. 
To study ancient drug development, drugs and drug-related artifacts must be recovered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Bencao 
archaeology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archaeology that involves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on herbs, including both 
herbalism and archaeolog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research, researchers should keep 
pace with time, actively incorpo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archaeology, and even participate i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The limitations of archaeology can be overcome by extensive literature research. Therefore, by 
including both indirect and direct historical evidence, simultaneous application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Bencao archae-
ology can be considered as dual evidence for herbalism research. The two components are complementary in promoting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paper details the development, methods used, and 
limitations of literature textual research.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Bencao archaeology is the ba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xtual literature research.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Bencao archaeology, dual evidence, herb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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